
本版责编： 宋攀
美编：林丽  实习美编：张雨萌  

电话：010-58302828-6884
E-mail:songpanzheng@163.com 2015年6月18日

博客
BLOG

10

患者来稿

医考之路

医生日记

光影医路

大家听说过“暖男”、“暖

春”，还有一部电影叫《暖》。

在我们病房里，有一位既平

凡而又真实的“暖患者”，

他带给大家的感觉绝不亚于

“暖男”“暖春”，他和他

的妻子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一个字：暖！

戴学民，一个 50 岁的男

人，一名从事园艺工作的工

人，同时，他还是一位肺癌

患者。他知道自己的病，也

从不避讳自己的病，这几个

月他会定期来医院做治疗。

他同妻子一起来看病，

每次来医院，都会带来一两

盆很精致、很有寓意的盆景，

最近他们带来一盆形如手掌

的五指紧贴的仙人掌，他说：

这表示“妙手回春”！

他和妻子闲暇时间去旅

游，所到之处，都会给我们

带一些当地最朴实的特产。

中午我在科里吃饭，吃到了

一瓶四川的辣椒酱，味道很

正宗。大家七嘴八舌地讲开

了，讲了辣椒酱的来历，讲

到了老戴暖暖的情谊，讲到

了他那从容淡定的生活态

度，讲到老戴对医护人员那

份暖暖的依赖、暖暖的感激、

暖暖的情谊。

老 戴 化 疗 了， 胃 肠 道

反应强烈。查房时，他说：

“我知道这是药的作用，没

事，我今天就比昨天吃得

多，看看我今天吃了两碗小

米粥！”他用手指着旁边的

空碗，像是在安慰医生。

病 房 床 位

紧，每次来住院，大家总是

尽可能地给他安排房间里的

正床，可是经常都是他刚住

一天，病房就会遇上重患者

急需正床，老戴总是能够主

动腾出自己的床，搬到加床。

遇到其他患者对医院不理解

的事情，老戴总是尽量帮他

们化解，给患者讲医护人员

工作的不易与艰辛，真像是

医护与其他患者之间的亲善

大使！

老戴，这位普普通通的

工人患者，用他最朴实的情

感，让我们这些忙碌的医护

人员，忙得开心，忙得充实，

忙得心甘情愿。

医 患 本 就 应 该 相 互 信

赖，相互扶持，共同营造这

暖暖的和谐环境！

暖暖的都是爱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程哲

和医师接触时，医师的

态度会在患者心里留下深刻

印象，患者甚至将此与医师

是否会尽心尽力医治联想在

一起，这是人之常情。这不，

我就遇到一个个性有些“怪

异”的医师。

自从决定给儿子进行打

鼾手术后，我就开始担惊受

怕、忧心忡忡。心想，手术

在喉咙部位，万一失败，儿

子无法出声或是靠插管度过

余生，这些都令我完全无法

承受。为了进一步了解打鼾

手术的内容，我上网搜集了

有关信息，了解到了针对儿

子的病情，大概有的几种方

法，以及各种方法的优缺点。

然而，至于采用何种手术，

最终还是由医师决定，并非

由患者或其家属做选择。

焦灼的心理，对未

知的猜测让我终

于有勇气拿起电

话 请 教 咨 询 医

师， 儿 子 将 会

采用何种手术？

“有什么差别

吗？”想不到医师没好气地

反问我。

我不禁一时为之语塞。

直到开刀前一晚，我仍

在为要不要签下手术同意书

挣扎，承受了有生以来最痛

苦的煎熬；辗转反侧到半夜

才沉沉睡去。

幸运的是，儿子当天的

手 术 做 得 很 顺 利。 我 不 禁

兴奋地将医师的话覆诵了一

遍：“手术很顺利啊！”想

不到医师听了我的话后，脸

色勃然大变，反问我道：“你

是在质疑我吗？”我连忙解

释：“不，不是，我没有那

个意思，我只是听到医师说

手术顺利，心里很高兴，才

会重复医师的话！”

开刀后儿子打鼾的现象

有了明显改善，口齿也比开

刀前清晰许多。我心里十分

感谢医生。只是，我真的不

知道，医师当时怎么会有那

么激动的情绪反应。

医疗行业媒体常呼吁患

者相信医生，其实，我们何

尝不需要相互信任呢？

“怪异”的医师
▲重庆  崔键

医考于我  是考试也是仪式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高超

指导：中国医师协会
主办：《医师报》社

协办：张博士医考中心

奖项设置：

一等奖：3 名，资助参加一次国外学术会议。

二等奖：5 名，资助参加一次中国医师协

会学术会议。

三等奖：10 名，资助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红

友会全国大会。

纪念奖：10 名，2015 年全年《医师报》。

一二三等奖获得者还将获得 2015 年全年

《医师报》。

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对我来

讲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以至

于在哪里考、考了什么都已经

记忆模糊了，唯有一些令我印

象深刻的场景在脑海中闪现，

从而能够让我对医考之路产生

一些思考。

考的不是题是知识

在复习医考的那段时间，

我刚刚入职。作为一名住院医

师，每天在长时间高强度的工

作之外，还要抓紧一切时间备

考。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

家，做题到半夜，第二天又早

早地起床上班。上下班的公交

车是背诵知识点的重要时段。

有一次我在车上竟然不知不觉

睡着了，脑袋歪出了窗外，直

到被旁边的乘客拍醒才意识到

自己实在是太累了。

很 难 忘 记 那 段 复 习 的 经

历，然而我如此辛苦如此努力，

分数却并不很高，反而是那些

平时学得就很扎实的人往往能

考得好。这使我认识到，作为

一名并不比别人更有天赋，也

并不比别人更加努力的普通人

来讲，备考时肯吃苦还不够，

正确的方法与付出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同等重要。

我越发认识到，考题千变

万化，而考试所考察的不是题，

而是考题背后的知识。考题是

标，知识是本。如果知识都没

有学明白，备考就只能靠死记

硬背，而这种做法是很没有效

率的。只有认识到“固本”才

能“强标”，面对广博细碎的

医考内容，与其自己埋头苦干

独自摸索，必要时不如去寻求

一些复习方法上的的指导，从

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先成为医生 
再成为麻醉医生

医考过去很久后，一件事

让我对医考有了更新的认识。

一次我和上级医生在给一

位患者麻醉诱导，一个刚进入

临床实习的活泼的小护士凑过

来好奇地问：“请问你们也属

于大夫吧？”我们当时哭笑不

得，但也反应极快，上级大夫

反问道：“交通警就不算警察

了吗？”我说：“地下党就不

算党员了？”小护士也很不好

意思地笑了。这次有趣的对话

说 者 无

心， 而 令闻者深思。

麻 醉 最 早 在 成 为 临 床

二 级 学 科 之前往往是由

护士来承担 的，给点麻醉

药、 照 看 着点患者的

安全，一 台手术就这

么做下来 了。如今的

手 术 越 来 越 大， 危 重

症患者病情越来越复杂，也对

麻醉学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

挑战，麻醉医生能做得也越来

越多。如果仅仅学会给药把患

者“麻翻”，这更多的像是“麻

醉护士”的工作范畴。目前多

数麻醉医生只停留在“麻醉医

生”层面，只有少数业内精英

才可达到“麻醉学家”的层面。

他们必然需要具备渊博的医学

知识、有着像医学百科全书一

样的知识储备才能达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的境界。

联想到医考所涵盖的广阔

内容，也许看起来与麻醉专业

本身并无太大关系，但作为一

名麻醉学专科医生，首先必须

是一名合格的“全科”医生，

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专科医生，

日后才能有望成长为一名麻醉

学家。

因此，医考的意义并不仅仅

是考核一个医生的应试能力，更

是考察他是否具备了一个医生最

基本的功底；它绝不是一个形式，

而更像是一个仪式。它在我的记

忆中闪耀着难以磨灭的光芒，照

亮了我在麻醉专业的道路上毅然

前行。

《恋》   四川省人民医院 张玲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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